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盂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驿!

!"!"年!!月#$日 星期五
乙未年十月初九

闻香知鹅来
! 周丽丽

用一晚上的时间来回忆这座小镇
吧，以什么样的话题开头呢？是老街尽
头，红泥火炉上沸腾的豆浆，烟火气苏
醒在这个现世安稳的早晨？是湖滩阔
处，捕鱼人撒尽渔网，一桨横卧听白鹅
高歌？还是青草滩上，牛羊咩声催斜阳归去？我和菱塘，
就像神交已久的故友，相遇、相识、相知，与尔之后，此
生不渝。

这个季节的菱塘，你需要散漫看、慢慢看。有点繁
忙，有点杂乱，恰似不加修饰的姑娘，底子里的清纯和
朝气都散发出来。太阳明朗却不张扬，温柔地笼罩着回
乡的每一个情绪。

光电园区里，大大小小的电缆厂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扁担姐的池塘里，大闸蟹咕嘟咕嘟地吐着泡泡；清
真村的草场上，羊群悠然地吃草晒着太阳。而这些个美
景都远不及我眼前这群大白鹅更能提起我的兴趣。

它们婀娜多姿，虽一晃一晃，但步伐稳健，雄姿勃
发。主人刚刚从湖滩养鹅人手上买来，高邮湖水滋养得
白白胖胖的家伙还不知道它们即将待宰的消息，怡然
在庭院里享受这秋日的阳光，不时伸长脖子发出嘹亮
的声音。王羲之独爱鹅也是此意，他自道书法中有鹅的
昂扬之意。

看见主人磨刀霍霍而来，我自觉地退至门外，虽喜
爱美食但也见不得这血淋淋的场面，听着里面凄切的
叫声，脑子里蹦出一帧又一帧的画面，大白鹅扑楞着大
大的翅膀四处逃窜，宰鹅人刀过头顶追而逐之，大白鹅
精疲力竭，宰鹅人手起刀落，进而脑子里竟蹦出盐水鹅
码得整整齐齐上桌的场景，到底是凡夫俗子罢了。

待里面的人鹅大战只剩下滴答滴答的鹅血坠落的
声音，我这才斗胆走进去。只见大白鹅优美的脖颈上，
白羽毛已经沾满滴滴血渍，曾经骄傲的头颅早已被宰
鹅人拗个 180°，鹅血一滴滴的全部盛在一大骨瓷碗
里。紧接着，宰鹅人干净利落地将鹅扔进滚开的水中，
脱毛去血渍，一气呵成，到底是多年的老手。缩在角落
的鹅群眼中，有好奇，有惊恐，更多的是对自由的渴望！

儿子迈着企鹅步子来到身边，拽着我的衣角，我捏
捏他的小脸，抱起他走出去。这些还是不要给他看见
吧！看一看家乡柿子树，青绿色的小灯笼在轰轰烈烈地
招摇；听一听田地里，上下翻飞的收割机丰收的声音；
闻一闻空气中，浓密得散不开的草梗香。这都是在钢筋
水泥混凝土的城市里想而不得的一种奢侈。

远处已经飘来老卤炖出的鹅香，
不觉中牵着我们的鼻子带着整个身子
趋而往之。扬州人总是喜欢把菱塘鹅
说成“菱塘老鹅”，其实，这鹅并不老，
如果硬是要追究这叫法，这老汤、老卤

熬制的方式大概是其唯一称得上“老”的来源了。老汤、
老卤是菱塘老鹅的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也是一家老
店几十年来保持天天买客盈门的秘诀所在。有人认为
每天现熬的新汤不比这老汤干净、新鲜、爽口吗？殊不
知，这鹅就需要老汤老卤的焖烧才能入味、入汁，焖的
那老鹅肉嫩鲜香。

菱塘人买老鹅从来不喜欢用塑料袋左兜一只鹅，
右兜一袋卤水。菱塘的老鹅摊大大小小也有不下几十
个，直接从家中拿一干净的盘子，去离家最近的老鹅
摊，连肉带汁儿一起盛在盘子里，顺便带上几块卤水干
子，回家再做上一碗素汤，这一顿饭就齐活儿了。多少
年来，一贯如此，这座回乡小镇的生活一直如此简单却
不单调着。

儿子指着盘子里一块块整齐排列的鹅肉，“呀呀哎
哎”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用筷子夹了一块鹅肉，
蘸一蘸卤汁，用手剔去肥硕的鹅皮和鹅骨头丢给脚下
叫唤的小狗，轻轻撕下一丝鹅肉，儿子用舌头舔舔味
儿，一边摇晃着双腿一边悠然自得地咂咂嘴。就着这鹅
肉，不知不觉吃了半碗饭。婆婆戏谑着说：到底是菱塘
的孩子，骨子里都有那说不出的对老鹅的偏爱。一顿饭
下来，盘子里早已肉尽露底，打出的饱嗝儿里都有浓浓
的卤味儿和蒜味儿，对菱塘老鹅垂涎已久的瘾今儿算
是过足了，桌肚下小狗依然锲而不舍地啃着鹅骨头。看
着蹒跚学步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拽着小狗耳朵的模样，
不禁莞尔。工作在菱塘，嫁到菱塘直至孕育出如今这个
小小的菱塘可人儿，这样的经历大概也是我生命中一
段静谧美好的回忆吧！

花期一季，春秋一度，犹记得上次回菱塘还是乍暖
还寒时，转如今，回乡已是丰收的季节。古老的清真寺
依然伫立在那里，陪着回乡人民老去，讲述着回乡的点
点滴滴，见证着回乡的日益发展，但依然是年轻的模
样。

临行前，又去巷口那家老鹅摊打包带走了一只老
鹅和一瓶老卤，不善于表白的我只能用这种传统却直
接的方式表达对菱塘鹅的热爱。回乡若知道，但求笑不
语吧！

《高邮东北乡》跋
! 夏涛

2006年 10月 14
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七
届二次主席团扩大会议
的 60多名会议代表，踏
访高邮，出席在文游台举行的“中国民间
文学创作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欢迎午
宴上，高邮三代民歌手王兰英、曹德怀、
杨旭娟演唱了《数鸭蛋》《小小刘姐姐》
《高邮西北乡》等经典高邮民歌，其中由
我受时任高邮文联主席姜文定委托，组
织来的一个农民组合，演唱了一组原生
态高邮民歌，引起了足够的反响。高邮申
报“中国民歌之乡”由动议转化为行动，
我有幸参与了申报过程中的相关活动，
经过一年的努力，2007年 10月 18日的
第四届中国邮文化节文艺晚会上，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牌高邮“中国民
歌之乡”。

高邮何以能称为“中国民歌之乡”？
用高邮市委副书记张秋红女士多次强调
的一句话说，“是我们抢占了民歌文化的
制高点”。我知道，在知识产权中商标的
注册和相同发明创造的专利都是适用

“申请在先”这一原则的。所以，我们有足
够的法理和自信，把“中国民歌之乡”作
为我们高邮的一个国字号品牌来宣传和
打造。

实话说，高邮是在获得“中国民歌之
乡”之后，《数鸭蛋》的著作权人，索兴老
者去世前，才出版了他的唯一一本著作
《高邮民歌》，接着由时任高邮市委宣传
部长张秋红主编的《高邮民歌》又相继出
版，使高邮民歌有了厚实的、权威的纸质
版本，使“中国民歌之乡”的称誉更有了
足够的底气。2009年，我把搜集整理的
民歌唱词，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寻
找远去的歌声》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一，
自费印刷出来，只当赠品送人。

川青董谭有个史德元先生，我对他
是有所耳闻的，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末，
高邮文联编辑出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珠湖的传说》中，收有史德元搜集整理
的民间文学作品数篇，可我一直认为他
是个比我年纪大得多的老先生。直到
2010年的夏天，在临泽镇举办的一次文
学活动上，我与他见到面，方知我们是同
龄人，且老家所在村庄只一河荡相隔，分

属不同乡镇。他告诉我
说，他曾在乡镇文化广
播等部门工作过，主要
从事新闻通讯工作，也
在乡镇其他科室做过笔

杆子，但一直是个没有编制的乡镇编外
人员，工资很低，只是出于对写作的热爱
才坚持了下来。我面对他捧在手上的一
大叠发表在各类各级报刊上的文章剪贴
簿，心生崇敬，深怀敬意地说，史先生真
正是个底层文化的坚守者。

史德元告诉我说，他还搜集了几百
首民歌歌词，一直不知如何处理。这引起
我极大的兴趣，要求他赶紧整理一下，我
帮他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二的形式，编
印一本册子，以壮高邮民歌声势。史先生
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虑和准备，后来把打
印好的书稿交给我，我即着手帮他做编
辑和校对工作。是前任高邮文联主席许
伟忠先生帮助取了书名。时任高邮文联
主席姜文定欣然题写书名。两任主席都
是临泽人，家乡情怀促成他们鼎力支持。
2010年底，史德元编著的第一本民歌作
品集《里下河情歌》终于面世，并两次印
刷。

此后我们成了文友。一晃几年过去，
最近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搜集到了一
定数量的民歌，想再出一本民歌集，还想
请我做编辑，仍以同样的形式出版。于是
我帮他去请示相关领导，得到高邮文联
主席黄平先生、驻会副主席韩粉琴女士
的一致支持。史德元编著的《高邮东北
乡》得以顺利印行。

史德元曾跟我自嘲说，我们这些人
算是“哈大爷”，吃饱了撑的，在做这些无
聊的事。但细想想，做这件事虽没得什么
深文大意，可心里就是想做。我并不比史
先生高明，总是记住已任市委副书记的
张秋红亲自对我说过的话，做文化工作
要善于抢占制高点。要我说，老史同志，
你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也许多少年后，
人们会忘记很多人和事，可能还会记得
或提起你曾做过的这项别人想做而没有
做成的事情。是你以实际行动抢占了临
泽民歌乃至高邮东北乡民歌的制高点。

我以为，这就是史德元先生在做这
件事的价值所在。

北京，北京
! 苏扬

20多年前我第一次离开家就
去了遥远的北方服兵役。那天恰好
是圣诞节，还记得那是一个街头冷
清的早晨，我的母亲没有起床送
我，我走进房间向她告别时，她看
着我眼圈都红了，我笑着拥抱了一下她，故意不去看她
的眼睛，然后就潇洒地挥挥衣袖离开了我可爱的家乡。

感受到乡愁是坐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列车播音
员说今天是圣诞节，在这个家人欢聚的日子，我们的列
车上有 40位可爱的女孩子却离开亲人的怀抱踏上保
卫祖国的征途，让我们祝福她们圣诞快乐并送上一首
《说句心里话》。当音乐轻轻响起的时候，本来喧闹的列
车安静了下来，有很多人和着音乐哼出了声，我的心里
空荡荡的，忧伤的情绪一下子就在车箱里蔓延开来，有
年纪小的竟哭了。接兵的李军官看情形不对，立即拿起
手边喊话用的小喇叭给我们上了军营的第一堂课，这
堂课我们学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当兵的历史》。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
花的年岁，虽然没戴上呀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
万岁。啊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
悔……”音乐是最好的疗伤工具，李军官用一首歌化解
了很多人凝结在眼眶中的泪水。我也在这首歌里开始
了我多姿多彩的军营生活。

北京是古老的，北京也是现代的。红墙黄瓦的巍峨
宫殿，别致深邃的金水桥，悠悠绵延的长安街，方方正
正的四合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立交
桥，车水马龙的几环路以及从骨子里透着骄傲和自信
的北京人，无一不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厚重、大气与包
容，到如今我还清晰记得初到北京车辆驶过天安门广
场和长安街时心中的震撼、悸动和豪情万丈。所以我
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第一次离开家就来到了这个
被誉为咱们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而北
京也用他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来自小县城的姑
娘。在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又都是积极的，我
遇到了如长辈般教导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部队领
导，也遇到了一群如兄弟姐妹般共同训练、共同悲喜、
共同成长的亲密战友！这段时光让我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得到了升华，眼界和心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对我的人生可谓意义深远！对此，我一直心怀感
激！北京也成了我心中的一块圣地，是我多年来魂牵
梦萦的地方！

所以虽然早已过了冲动的年纪，但当一位战友打
电话来提议去重走一下军营路时，我还是心动了，于
是在这个秋天趁着我们头发还未花白时来了一场说

走就走的远行。再次坐上开往北京
的列车，听着后排旅客用一口纯正
的京片子侃着天，我倍感亲切。而
这趟旅程也不再是多年前那种“况
且”“况且”从晚开到早的班次，四

个小时的高铁车程让我没有理由不感叹这个时代的
进步，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没有饥荒、没
有战乱而又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感受过
物质及思想的贫乏，又跌跌撞撞跟上了时
代发展的脉搏。

重走军营路，去安德里北街 21号黄寺
大院看看自然是重头戏，原以为已经忘了
这个地址，结果和战友聊天时竟然脱口而
出。那个大院堪比一个小社会，东西两个院
子都风景如画，58路公交、食堂、卫生所、
八一田径场、游泳馆、小礼堂、锅炉房、服务
中心、浴室和邮局等那些常去的地方即使
闭上眼睛依然能记得当初的模样。在车上
就有战友兴奋地告诉我们，我们当年常去
吃早饭的小餐馆如今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庆
丰包子铺，院里新建了很多房子，并不无遗
憾地告诉我们当年我们工作生活的那幢带
着天井的两层小楼已经被推翻重建成大楼
了，有人曾经在拆除前特地去看了眼，说当
时好多人都哭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或不
相信，但我真的能理解并且相信如果我在
一定也会哭的！是的，那座小楼就像我们的
家一样。那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青春记忆、
欢笑和泪水。以至于我们坐在豪华气派的
新大楼里还一直在强调我们更怀念从前那
幢满墙爬山虎的小楼，因为那里有家的感
觉，但我们当年那个一脸正气如长辈般的
老领导虽然已经双鬓斑白，却依然掷地有
声的一句话让我们都释然了。他说我们的
家虽然不在了，但我们的精神家园永远都
在！是啊！那些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精神
一直都在！我们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秦家垛秦氏支谱
! 秦一义

我收藏了我们秦家垛秦氏的两份支谱，两
份支谱都是关于我们秦家垛西南支脉的，一份
是秦隆川续修的《秦氏家谱西南支谱》，一份是
我的堂兄秦一培续修的西南支谱。

秦家垛秦氏原有四个份，即四个分支，分
别为东份、中份、西份、西南份。其中中份和西
南份门户最多，族份最大，人丁兴旺。这些“份”
都以方位命名，是何道理？我曾请教过村上的
老人，解决了心中的疑虑。因为这些“份”中人
家都分别居于村中的某一方位，如中份，该份
中的人家相对居于村的中央，西南份则居于村
之西南方位。

现在的秦家垛，拿不出一套完整的秦氏家
谱。以前祭祀祖宗，一些份上的人家中堂上挂
过卷轴，上面所列的祖宗不过五六代，再向上
追溯，比登天还难，无根无据的，总不能胡诌出
几个祖宗的大名小号吧。罢了，罢了，后生只有
惭愧的份。

盛世修谱。可喜的是，东份和西份有人带
头修谱了，遗憾的是，所修出的谱系，也不超
过五六代、六七代，成了名副其实的“断代
史”。

然而，遗憾的同时，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西
南支谱，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续修，上至元化公
（秦少游之父）下至刚生下来的娃娃，都大名在
列，辈分有序，略无缺漏。

前已表述，这两份支谱的修谱人都是在前
谱的基础上续修的。谱上所记，根脉相传，没有
断裂现象，是可信的。第一份支谱的修谱人秦
隆川（约 1875———约 1945 年），秦少游三十
三世孙，乡村塾师，闻名乡里，曾参加过科举考
试，由于种种原因，未取得功名。他修的谱没有
具上日期，但从谱中人物的简介中还是可以考
证出所修的日期来。如秦芝银（笔者五叔），谱
中记载为：“秦芝银 参加 军”，显然，
这位塾师对当时的军队名称还不熟悉。我去五
叔家问过他，他于 1944年入伍，参加过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立过三等功一次，在一次战斗
中一只手指受伤，部队为他发了伤残证，他入
伍时，参加的是新四军，新四军和八路军都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的队伍。秦一培的续修
弥补了这一空白。

第二份支谱续谱人秦一培（1942———2008
年）系秦少游三十五世孙，人民教师，教过耕读
和小学，后在镇教育办公室工作至退休。刚退
休那一年，他不幸被查出肺癌晚期，手术后的
第二年，身体稍有好转，他就考虑要将我们西
南份的支谱续修一次，他说过，谱序断了，既对
不起列祖列宗，又对不起子孙后代。家人及邻
里劝他，不要烦心劳碌，保重身体要紧。他则坚
决地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在生命
结束之前，再干一件有益于我们秦氏家族的
事，死也瞑目了。

一棵大树，年深日久，根系庞杂，一个家族
的世代繁衍，也是枝枝蔓蔓，支脉众多，何况，
一个风烛残年之人，身心俱疲，要完成这样繁
杂的工程很不容易。看病将家里的一点积蓄都
花光了，要修谱，还需自筹经费；再说，现在的
人口流动性大，有些人家举家在外地落户，不
通音信，要了解这些人家的人口、人名、婚配等
情况，颇费周折……但困难难不倒铁心干大事
的人，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一份来自他用毛
笔书写的厚重的家谱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功告
成的那一年是 2005年，转眼间，时间过去 10
年了，我的堂兄也仙逝 8年了。

我想，有支谱在，总谱还是可以修成的。有
份完整的支谱作脊梁，其他支脉溯源而上，都
先拿出自家份上的谱系来，千条江河归大海，
最终，秦家垛秦氏总谱就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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